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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藝
蝶影
小 蝶

某
齣
電
視
劇
播
出
了
數
天
後
，
有
人
問
我

為
什
麼
其
中
一
名
男
主
角
會
有
上
海
口
音
。

我
近
乎
沒
有
看
過
此
劇
，
所
以
說
不
知
道
。

但
我
知
道
此
劇
的
背
景
是
上
海
，
已
經
覺
得

只
有
一
名
男
主
角
操
上
海
口
音
是
有
點
不
妥

當
的
。
後
來
，
我
看
到
男
主
角
的
解
釋
是
因
為
在

三
名
男
主
角
之
中
，
他
是
唯
一
的
上
海
人
，
所
以

他
便
有
上
海
口
音
。
若
該
名
演
員
不
是
因
發
晦
氣

而
胡
亂
拋
出
一
個
答
案
以
堵
塞
眾
人
之
口
，
他
這

個
解
釋
便
更
不
合
理
了
。

我
們
看
話
劇
時
，
很
多
時
候
都
會
看
翻
譯
劇
。

翻
譯
劇
的
意
思
是
演
繹
外
國
不
同
國
家
的
劇
本
。

所
謂
翻
譯
，
便
是
將
原
作
所
用
的
語
言
翻
譯
成
中

文
，
又
或
香
港
劇
團
現
時
會
直
接
翻
譯
成
廣
東
話

來
演
出
。
除
了
語
言
用
來
讓
當
地
觀
眾
明
白
台
詞

之
外
，
台
上
所
有
的
一
切
都
是
原
劇
本
本
身
的
時

間
、
空
間
和
人
物
。
譬
如
說
︽
王
子
復
仇
記
︾
，

雖
然
香
港
的
演
員
是
以
廣
東
話
來
演
出
，
但
我
們

都
知
道
人
物
角
色
並
非
香
港
人
而
是
丹
麥
人
，
故

事
發
生
的
地
方
並
不
是
香
港
而
是
丹
麥
皇
宮
，
而

時
間
是
發
生
在
十
三
至
十
六
世
紀
而
非
今
天
。
觀
眾
看
劇
的

時
候
，
都
必
須
先
要
了
解
舞
台
的﹁
假
定
性﹂
，
即
是
一
些

約
定
俗
成
的
理
解
。
︽
王
︾
劇
若
搬
上
香
港
舞
台
，
便
是
以

廣
東
話
演
出
；
若
在
法
國
演
出
，
便
以
法
文
演
出
。
當
中
的

﹁
假
定
性﹂
是
我
們
都
知
道
︽
王
︾
劇
的
人
物
其
實
都
是
丹

麥
人
，
他
們
亦
本
來
是
在
說
丹
麥
語
的
，
只
不
過
為
了
令
本

土
觀
眾
明
白
台
詞
內
容
，
才
會
將
丹
麥
劇
本
翻
譯
為
不
同
的

語
言
。

我
們
看
電
影
和
電
視
劇
也
一
樣
。
很
多
時
候
，
我
們
看
到

背
景
是
香
港
的
製
作
時
，
扮
演
來
自
內
地
的
演
員
會
模
仿
潮

州
、
上
海
、
東
北
等
口
音
，
也
會
有
洋
人
演
員
扮
演
外
籍
人

士
說
廣
東
話
時
帶
西
方
口
音
。
這
是
因
為
我
們
看
的
是
以
香

港
為
背
景
的
電
影
和
劇
集
，
所
以
外
來
人
有
口
音
是
合
理

的
。反

過
來
說
，
當
我
們
看
那
齣
背
景
為
上
海
的
電
視
劇
，
我

們
早
就
明
白
當
中
的﹁
假
定
性﹂
︱
︱
所
有
人
物
都
是
在
說

上
海
話
的
，
因
為
那
是
上
海
。
要
有
口
音
的
，
除
非
角
色
是

來
自
其
他
省
份
，
否
則
演
員
們
雖
然
在
說
廣
東
話
，
其
實
人

物
角
色
是
以
上
海
話
交
談
。
要
有
口
音
的
，
反
而
是
非
上
海

人
，
例
如
劇
中
有
其
他
省
份
的
幫
會
人
物
的
話
，
那
班
人
所

說
的
話
便
是
應
有
口
音
的
上
海
話
了
。

現
時
只
有
一
名
演
員
因
為
他
是
唯
一
上
海
人
而
操
上
海
口

音
，
可
真
令
我
大
惑
不
解
。
難
道
他
身
邊
的
全
都
是
廣
東

人
，
整
個
上
海
只
有
他
一
人
是
上
海
人
？
他
可
以
有
口
音
，

但
偏
偏
不
可
以
有
上
海
口
音
，
因
為
劇
中
大
部
分
人
物
︵
尤

其
是
路
人
甲
乙
丙
︶
都
是
上
海
人
。

口音的假定性

﹁
國
光﹂
可
不
是
蘋
果
，
是
劇
團
，
台
灣
唯
一
的
公

有
京
劇
團
。

﹁
國
光﹂
有
三
寶
，
第
一
寶
，
是
該
團
藝
術
總
監
、

著
名
編
劇
王
安
祈
，
我
以
為
劇
院
最
重
要
的
是
編
劇
，

大
演
員
于
是
之
說
：﹁
編
劇
是
用
筆
支
撐
着
劇
院
的

人
。﹂
久
聞
王
安
祈
名
，
這
次
在
台
北
終
得
一
見
。
安
祈
溫

和
婉
約
優
雅
，
說
話
不
急
不
緩
，
一
身
書
卷
氣
，
台
灣
大
學

文
學
博
士
，
曾
任
清
華
大
學
中
文
系
主
任
。
二
零
零
二
年

﹁
國
光﹂
終
邀
請
到
她
出
任
藝
術
總
監
，
從
此
她
帶
領﹁
國

光﹂
開
闢
出
一
片
新
境
界
。
她
編
寫
了
︽
紅
樓
夢
︾
、
︽
伶

人
三
部
曲
︾
、
︽
金
鎖
記
︾
等
十
多
部
京
劇
，
每
一
部
都
在

傳
統
和
時
代
中
穿
梭
，
這
是
她
的
風
格
。
她
說
：﹁
現
代
化

不
只
是
增
加
燈
光
佈
景
，
不
只
是
新
作
服
飾
，
現
代
化
的
核

心
是
劇
本
的
感
情
思
想
，
新
編
劇
本
的
內
涵
一
定
要
反
映
現

代
人
的
慾
求
嚮
往
，
貼
近
現
代
人
的
心
靈
。﹂
她
的
劇
作
吸

引
了
台
灣
現
代
知
識
人
和
青
年
人
的
眼
光
，
使
京
劇
這
份

﹁
文
化
遺
產﹂
，
除
了
保
存
，
更
得
以
延
續
。

第
二
寶
，
是﹁
國
光﹂
的
頭
牌
名
角
魏
海
敏
，
去
年
紀
念

梅
蘭
芳
誕
生
一
百
二
十
周
年
的﹁
雙
甲
之
約﹂
在
北
京
圓
滿

落
幕
，
有
一
場
內
地
港
台
大
型
戲
曲
演
出
，
中
場
休
息
後
是
魏
海
敏
的

︽
貴
妃
醉
酒
︾
。
我
因
為
去
後
台
看
望
盧
燕
，
回
前
台
時
走
錯
路
，
為

免
錯
過
只
得
緊
跑
，
八
十
多
歲
的
盧
燕
則
從
後
台
一
路
小
跑
奔
向
側

幕
，
都
是
為
了
看
魏
海
敏
出
場
的
一
句﹁
擺
駕﹂
，
果
然
雍
容
華
貴
，

典
雅
嫵
媚
，
與
眾
不
同
。
在
王
安
祈
編
寫
的
多
以
女
性
為
主
線
的
劇
作

中
，
魏
海
敏
多
次
擔
當
主
角
，
最
出
彩
的
是
她
在
︽
金
鎖
記
︾
扮
演
性

格
複
雜
的
曹
七
巧
。
︽
金
鎖
記
︾
曾
在
內
地
台
灣
兩
地
上
演
，
反
響
票

房
俱
佳
，
備
受
推
崇
。

第
三
寶
，
是
該
團
的
導
演
李
小
平
。
在
香
港
看﹁
國
光﹂
劇
團
︽
百

年
戲
樓
︾
，
馬
上
被
該
劇
導
演
手
法
吸
引
。
故
事
用
戲
中
戲
的
方
式
，

展
示
做
戲
人
的
愛
恨
情
仇
悲
歡
離
合
，
導
演
用
了
一
班
武
生
裝
束
的
後

台﹁
跟
包﹂
︵
舊
稱
謂
，
現
在
稱
舞
台
工
作
人
員
︶
做
串
場
，
自
然
又

有
特
色
，
別
開
生
面
，
不
是
懂
京
劇
的
人
一
定
想
不
出
來
，
後
來
了
解

到
李
小
平
果
然
是
京
劇
演
員
出
身
。
對
於﹁
戲
中
套
戲﹂
的
套
層
結

構
，
李
小
平
說
：﹁
我
們
在
編
導
此
劇
時
，
並
不
是
特
別
刻
意
地
構
造

戲
曲
唱
段
、
人
物
命
運
和
歷
史
大
環
境
之
間
的﹃
鎖
扣﹄
，
不
是
刻
意

要
讓
它
們﹃
一
一
對
應﹄
，
是
事
實
與
虛
構
之
間
、
歷
史
與
個
人
完
整

地
契
合
起
來
。﹂
王
安
祈
曾
說
：﹁
我
們
的
主
題
是
人
性
的
背
叛
與
悔

恨
，
但
因
為
劇
中
寫
到
文
化
大
革
命
，
此
劇
尚
未
能
在
大
陸
上
演
。﹂

據
悉
，
︽
百
年
戲
樓
︾
去
年
終
於
得
以
在
上
海
演
出
。

﹁
國
光﹂
有
三
寶
，
可
能
還
有
更
多
的
寶
，
支
撐
着
這
個
在
時
下
並
非

寵
兒
的
京
劇
團
。
安
祈
說
，﹁
國
光﹂
劇
團
中
京
劇
演
員
的
功
底
比
之
大

陸
同
級
別
、
同
年
齡
的
演
員
差
得
遠
。
資
金
和
受
重
視
程
度
也
難
與
大
陸

相
比
，
但
他
們
做
到
不
僅
掙
扎
着
生
存
，
還
走
出
獨
具
格
調
的
新
路
，
確

立
了
自
身
的
風
格
，
創
作
出
有
新
鮮
感
又
不
乏
品
味
的
精
品
，
贏
得
了
年

輕
觀
眾
的
心
，
實
在
難
能
可
貴
。
藝
術
，
不
在
乎
錢
有
多
少
，
海
報
做
得

多
大
，
口
號
叫
得
多
響
，
關
鍵
是
創
作
者
的
心
境
品
味
和
心
態
。

台灣有「國光」

三
十
年
後
，
要
成
為
世
界
第
一
號
強
國
，
關
鍵
在

於
有
沒
有
新
型
的
核
能
科
技
和
核
燃
料
。
如
果
這
方

面
落
後
了
，
就
很
難
有
機
會
成
為
強
國
。
日
本
沒
有

核
燃
料
的
礦
藏
，
注
定
很
難
成
為
第
一
流
大
國
。
所

以
，
日
本
拚
命
地
搞
銀
彈
外
交
，
通
過
援
助
中
亞
細

亞
國
家
，
企
圖
取
得
中
亞
細
亞
地
區
的
核
鈾
礦
。
印
度
也

急
起
直
追
，
最
近
花
了
一
百
億
美
元
，
準
備
援
助
非
洲
國

家
，
目
的
也
是
謀
取
非
洲
國
家
的
核
鈾
礦
。
沒
有
核
鈾

礦
，
就
不
可
能
搞
核
發
電
，
更
加
不
可
能
製
造
核
武
器
。

中
國
過
去
是
貧
核
鈾
礦
國
家
，
我
們
雖
然
發
現
了
核
鈾

礦
，
但
是
品
位
很
低
，
只
達
到
一
萬
分
之
一
，
所
以
，
提

煉
的
成
本
非
常
高
昂
。
這
樣
就
很
難
發
展
核
電
，
更
難
發

展
核
武
器
。
近
年
，
中
國
響
亮
地
向
全
世
界
宣
佈
，
中
國

已
經
在
自
己
的
國
境
內
找
到
了
金
屬
狀
態
的
核
鈾
礦
，
這

是
非
常
高
品
位
的
鈾
礦
，
提
煉
鈾
的
成
本
大
大
降
低
，
而

且
來
源
豐
富
。
中
國
已
經
站
穩
了
核
大
國
的
地
位
。

人
類
一
直
以
來
孜
孜
不
倦
地
追
求
核
聚
變
能
源
發
電
技

術
，
這
種
清
潔
、
安
全
的
能
源
形
式
最
終
將
會
被
馴
服
。

世
界
上
除
了
舉
世
矚
目
的﹁
國
際
熱
核
聚
變
實
驗
堆

︵IT
ER

︶
計
劃﹂
外
，
發
達
國
家
如
美
國
、
日
本
、
德

國
，
包
括
中
國
在
內
都
有
自
己
的
反
應
堆
項
目
備
份
。
比

較
著
名
的
是
中
國
自
己
開
發
的
「EA

ST

﹂
，
日
本
的

﹁JT
60SA

﹂
，
以
及
德
國﹁W

endelstein
7x

﹂
等
。
位

於
成
都
的
核
工
業
西
南
物
理
研
究
院
在
受
控
核
聚
變
實
驗

裝
置
︱
︱
中
國
環
流
器
二
號
A
裝
置
上
近
日
首
次
實
現
了

偏
濾
器
位
形
下
高
約
束
模
式
運
行
。

專
家
指
出
，
這
是
我
國
磁
約
束
聚
變
實
驗
研
究
史
上
具
有
里
程
碑

意
義
的
重
大
進
展
，
標
誌
着
中
國
磁
約
束
聚
變
能
源
開
發
研
究
綜
合

實
力
與
水
平
得
到
了
極
大
提
高
。
歐
洲
物
理
學
會
主
席
瓦
格
納
等
國

際
著
名
核
聚
變
專
家
聞
訊
後
紛
紛
向
中
國
科
學
家
表
示
祝
賀
。

磁
約
束
核
聚
變
是
利
用
強
磁
場
約
束
高
溫
高
密
度
等
離
子
體
，
從

而
產
生
可
以
控
制
的
核
聚
變
反
應
。
按
照
普
通
的
低
約
束
模
式
運

行
，
其
裝
置
規
模
極
為
龐
大
，
加
熱
及
控
制
技
術
難
度
極
高
，
建
造

及
運
行
成
本
極
為
昂
貴
。
高
約
束
模
式
是
實
現
聚
變
能
源
開
發
的
關

鍵
一
步
，
一
直
是
核
聚
變
科
學
領
域
的
前
沿
研
究
難
題
。
正
在
規
劃

建
設
中
的
國
際
大
科
學
工
程
︱
︱
國
際
熱
核
聚
變
實
驗
堆

︵IT
ER

︶
將
採
用
高
約
束
模
式
運
行
。
目
前
，
國
際
上
只
有
美

國
、
日
本
、
歐
洲
的
一
些
裝
置
能
實
現
高
約
束
模
式
運
行
。

實
現
高
約
束
模
式
運
行
，
需
要
包
括
加
熱
、
控
制
︵
包
括
位
形
、

密
度
、
雜
質
、
再
循
環
控
制
的
改
善
︶
、
電
源
、
器
壁
處
理
、
偏
濾

器
抽
氣
及
診
斷
等
能
力
同
時
達
到
較
高
水
平
。

強國需核能科技支撐 古今
談
范 舉

文
師
傅
名
字
，
文
偉
賢
。
文
苑
英
文
名
：C

hefM
an

，
直

譯
就
是﹁
文
師
傅﹂
。

在
曼
谷
擁
三
家
港
派
粵
菜﹁
文
苑﹂
，
還
有
一
家
高
級

Fusion

中
菜﹁
文
薈﹂
︵M

C
lub

︶
，
一
所
茶
餐
廳
在
籌
備

中
。

好
運
中
人
精
神
好
，
四
十
多
歲
正
當
盛
年
，
你
看
文
偉
賢
擁
好

幾
所
一
流
高
級
食
府
，
工
作
量
怎
會
不
大
？
面
色
身
段
精
神
奕

奕
，
不
見
疲
憊
，
興
旺
自
內
而
外
，
語
音
斯
文
不
徐
不
疾
。

文
師
傅
廚
藝
怎
可
能
不
了
得
？
名
店
出
身
，
二
十
多
歲
便
被
邀

前
去
泰
國
為
港
泰
雙
邊
生
意
人
出
任
御
廚
，
沒
扎
實
功
夫
兼
天
生

煮
弄
美
食
敏
感
度
，
如
何
上
場
？
當
年
廿
多
歲
，
一
來
廿
多
年
，

久
住
他
鄉
是
吾
鄉
，
就
是
家
人
也
已
從
香
港
移
居
至
曼
谷
。
還
以

為
他
是
潮
汕
人
，
泰
國
潮
籍
人
氏
幾
乎
佔
華
僑
十
分
之
九
，
鄉
音

處
處
，
當
然
易
於
切
入
此
間
生
活
。
原
來
一
點
都
不
是
，
文
師
傅

跟
筆
者
相
同
，
本
新
界
原
居
民
，
亦
香
港
大
族
新
田
支
派
、
古
洞

文
氏
，
與
歷
史
名
臣
文
天
祥
具
千
絲
萬
縷
關
係
。

廿
多
年
前
在
曼
谷
尋
找
正
宗
而
美
味
粵
菜
困
難
，
找
煮
食
素
材

更
困
難
，
克
服
一
波
三
折
困
難
後
，
又
自
訂
規
矩
訓
練
本
地
年
輕

廚
師
出
任
助
理
。
付
出
多
少
回
報
多
少
，
自
身
待
人
接
物
及
廚
藝

水
平
因
此
提
升
不
少
。
福
有
攸
歸
，
至
今
文
苑
及
文
師
傅
這
幾
個

字
，
代
表
了
曼
谷
優
質
中
菜
，
保
存
優
質
傳
統
之
餘
，
防
止
並
摒

棄
抱
殘
守
缺
。

香
港
泰
國
旅
遊
局
仝
人
安
排
，
讓
隨
團
的
我
們
看
到
不
少
過
去

失
覺
了
的
景
觀
，
也
得
以
享
受
本
地
美
味
泰
菜
。
文
苑
，
意
想
不

到
的
驚
喜
，
一
夜
十
多
道
菜
，
如
非
人
體
有
限
，
十
多
人
邊
吃
邊
大
呼
撐
不

下
去
，
從
開
始
的
魚
湯
到
最
後
鎮
店
之
寶
︱
︱
鮑
魚
汁
大
花
膠
撈
麵
，
還
有

多

款

甜

點
，
吃
得

我
們
大
呼

過
癮
，
抱

着
肚
皮
謝

過

文

師

傅
，
不
斷

再
保
證
日

後
定
當
再

來
幫
襯
，

依
依
不
捨

打

道

回

府
！ 曼谷文苑文師傅 此山

中
鄧達智

萬
聖
節
那
天
，
上
海
有
網
民
留
言
，
說

只
要
心
中
有
鬼
，
日
日
都
是
萬
聖
節
。
這

是
一
位
小
朋
友
說
的
話
，
不
知
道
他
是
否

語
帶
雙
關
。
因
為
心
中
有
鬼
，
在
中
國
人

的
理
解
中
，
是
心
裡
面
有
個
做
壞
事
做
錯

事
的
疙
瘩
，
並
不
是
真
的
鬼
。
如
果
是
真
的

鬼
，
那
麼
，
不
是
日
日
都
是
萬
聖
節
，
而
是
月

月
都
是
農
曆
的
鬼
月
。

由
小
朋
友
的
話
，
可
以
想
見
得
到
，
西
潮
比

中
國
文
化
更
影
響
着
現
代
的
年
輕
人
。
在
我
小

時
候
，
是
沒
有
人
慶
祝
萬
聖
節
的
，
也
不
知
萬

聖
節
為
何
物
，
但
我
們
都
知
道
，
農
曆
七
月
是

鬼
月
，
家
長
都
會
告
誡
小
孩
，
不
要
到
海
裡
游

泳
，
會
被
水
鬼
捉
去
。

二
十
一
世
紀
了
，
在
西
潮
的
不
斷
衝
擊
下
，

年
輕
人
喜
歡
過
的
節
日
，
是
情
人
節
、
萬
聖
節

和
聖
誕
節
。
對
於
中
國
的
節
日
，
除
了
端
午
、

中
秋
和
新
年
之
外
，
大
概
就
很
少
知
道
還
有
些

什
麼
古
代
的
節
日
了
。

當
然
，
有
些
古
代
的
節
日
已
隨
時
代
消
失

了
。
比
如
唐
朝
的
農
曆
三
月
初
三
是
上
巳
節
，

皇
帝
都
會
在
近
郊
的
曲
江
宴
請
群
臣
。
宋
朝
的

洪
邁
在
︽
容
齋
隨
筆
︾
記
載
了
唐
文
宗
時
，
由

於
在
三
月
前
要
舉
辦
兩
位
公
主
的
出
嫁
事
宜
，
忙
得
沒
有

時
間
準
備
上
巳
節
的
宴
會
，
便
要
求
皇
帝
把
宴
會
延
後
，

皇
帝
同
意
了
，
因
此
，
那
年
的
上
巳
節
宴
會
便
改
為
三
月

十
三
日
。

蘇
東
坡
的
詩
句
說﹁
菊
花
開
日
即
重
陽﹂
，
他
被
貶
官

至
南
海
時
，
曾
自
種
菊
花
，
他
在
農
曆
十
一
月
中
和
客
人

飲
酒
作
樂
，
面
對
那
些
還
在
盛
開
的
菊
花
，
就
感
而
慨
之

地
把
這
天
當
成
是
重
陽
。
可
見
重
陽
的
節
日
雖
然
定
為
九

月
初
九
，
但
還
可
以
在
十
一
月
中
旬
來
過
的
。

如
今
的
重
陽
節
，
香
港
定
為
假
日
，
但
年
輕
人
有
想
到

這
天
是
重
陽
嗎
？
會
想
到
登
高
望
遠
去
爬
爬
香
港
那
些
美

麗
的
山
巒
嗎
？
看
看
花
店
裡
今
日
還
在
開
得
燦
爛
的
菊

花
，
心
中
如
果
泛
起
蘇
東
坡
的
詩
句
，
會
否
想
到
重
陽
節

還
未
過
，
還
可
以
邀
約
三
五
知
己
登
山
慶
祝
嗎
？

節
日
，
其
實
是
在
心
中
，
不
在
當
天
。
心
中
無
節
日
，

節
日
便
變
得
無
聊
無
趣
了
。

心中的節日

雙城
記

何冀平

隨想
國

興 國

當今讓北京人親情分崩離析之事，莫過於房產
的分割了。
兒時曾住北京一個宿舍大院。那是個典型的上
世紀五十年代風格的大院，雖然是半個世紀前的
房子，可因為戶型、質量與地理位置好，又有文
化價值，變得非常值錢。戶型小些的一套尚賣七
八百萬，大點的就賣到上千萬元。老房突變聚寶
盆，就成了兒女爭奪遺產的戰場。前段時間大院
好友聚會，說起院裡一個個人家上演的搶房大
戰，令人無比感慨。
說起大院的一家人，有四個五十年代出生的兒
女。其中一位小女兒因殘疾一輩子沒有工作，守
在父母身邊，其他幾位都早已結婚成家出去單
過，都有了自己的事業、房產和子孫。一晃近四
十年過去，父親去世了，母親也老得只能坐輪椅
在大院裡曬太陽，靠守在家裡的老閨女照看。母
親想，這個女兒因照顧父母一輩子沒家沒業，真
是很不容易。等自己百年之後，房子就歸了女兒
吧，讓她有個棲身之地。
可自從頭幾年大院房子價格直線上升，本來很
少露面的兒女就都跑了回來，連已經移居國外的
那個也回來了。大家坐到老太太面前，話題只有
一個，賣房產分錢。老人還在呢，怎麼分？兒女
說，老人得在遺囑中寫百年後賣掉房子，錢一分
四份，四個兒女一人一份。
那套舊房子雖然市值七八百萬元人幣，可如果

分到四個兒女手上，不過一二百萬罷了。這錢雖
然不少，可不夠在北京買一套房。市區四十平米
的戶型，沒有三百萬上下也買不下來，連遠郊的
房子，最便宜的也二三百萬一套。出去單過的那
幾個兒女，本來都過得不錯，個個有存款，有福
利分房，有的還在國外混成中產階級。從遺產中
得到一二百萬元，對他們來說是錦上添花，可對
那位殘疾的妹妹來說，用來買個小房棲身都不
夠。母親說：「難道讓你妹妹以後沒地方住不
成？」哥哥姐姐們說：「買不起房，就租房住
唄！反正，賣房錢必須平均分！」老母親那時腦
子還明白，不願百年後讓小女兒居無定所。可其
他幾位兒女嚇唬老人說：「要是您讓我們什麼都
得不着，百年之後到天堂，爸爸都不會和你團
聚！」本來就心智衰弱的老太太經過這麼一嚇，
就不敢再堅持，乖乖按照兒女的要求寫了遺囑。
可是天有不湊巧，遺囑剛寫完還沒有公證，老人
就突然患了老年癡呆，話都說不明白了。一個九
十多歲的老人，本來就像一支蠟燭，稍一吹氣就
會滅，更不用說被兒女這麼一折騰了。結果遺囑
還是沒有立成。兒女們呼拉一下子又散去了。剩
下殘疾的小女兒，繼續照顧老媽。小女兒明白，
遺囑沒生效並不意味着她安全了，母親百年之
後，哥姐們還會來打官司分房產，她依然會無家
可歸。在巨大的利益面前，親情成了薄薄一張
紙。

想到那家人坐在敗落的客廳中，黑着臉要求老
媽分房，我心中不是滋味。那家兒女也都是六十
多歲奔七十歲的人了，本應洞悉世態炎涼，珍惜
親情，怎能為了錢這麼冷血？為自己？那衰朽之
身還能花多少錢？為自己的兒女？無論子孫是想
靠老人賣房錢來安身，還是去揮霍，都未免太沒
有出息。父母的心，都是向着孝順的兒女。院裡
還有戶人家，本來由兒子和媳婦跟老人過，沒想
到夫妻兩人虐待老人，經常不給吃喝，把老人折
磨得不成人樣。後來女兒來接班，經過悉心調
養，老人才有了安逸平靜的晚年。於是老人立下
遺囑，房產全部由女兒繼承。父母去世之後，兒
子跑來大打出手，打斷了妹妹幾條肋骨。鄰居都
看不下去了，勸那家女兒早做打算。等兒子一家
再次來到大院，發現妹妹已把房賣了不知去向，
氣得半死。
房子是用來住的，可如果看成生財手段，就會
扭曲人性。像這家一樣為房動粗的，院裡有不
少。有的人家兄弟為房產打架，都動了菜刀。我
家早早搬出了大院，後來父母的房產，我也沒有
沾邊。我覺得，人生有一套房夠棲身，有收入夠
吃飯，就足矣，不用為分父母房產鬧得親情破
裂。頭幾天受人之託，去給一位男士送他侄女的
結婚請柬。望着頭髮斑白的他，我問：「去
嗎？」他猶豫了一下，小聲說了句：「去吧。」
為了父母的房產分割糾紛，他家兄弟幾個鬧到斷
絕來往的地步。他已五年沒有見到侄女了，心中
很是思念，他想藉這次婚禮，見見親人們。當年
父親因喜愛長孫，遺囑給他一套老房，父親去世
後，幾個兄弟經常帶着全家人上門打鬧，嚇得他
再也不敢住那套房。要房子還是要親情？他非常

糾結。與十幾年前相比，北京的房價上升了幾十
倍，給了百姓做夢都想不到的財富，卻也成了傳
統親情的殺手。很多人一輩子沒有二十萬元存
款，現在只要賣一套房，一夜之間就有了幾百
萬、甚至上千萬元的進項。位於市中心的一套老
房子，即使破舊又窄小，可是一出手，窮人立即
就變身富翁。北京人靠賣房子投資移民的，絕非
個別人。
從澳洲回北京探親的一位朋友說，她在澳洲買了

一套三百多平米的精緻小樓，帶寬大的花園草坪，
不過花了四百萬元人民幣！而在北京市中心，一套
五十平米的老舊小房，四百萬元人民幣都未必買得
下來。北京市區房價的背後，是過於集中的醫療、
教育、商業，文化和娛樂資源。幾位出國定居的朋
友，都是賣了北京的房子，在發達國家買房安居下
來。不僅能享受他國的藍天白雲，手裡還能剩下積
蓄養老。有位在美國老年社區工作的朋友說，那社
區享受美國養老福利的中國移民，很多人其實很有
錢，國內有幾套房產呢！
一些人因當房產主而致富，發現錢多得簡直花

不完，就滿世界旅遊去了。每年國外旅遊花個幾
十萬元人民幣，對他們來說易如反掌。很多農民
種地，辛苦一年也只能賺上幾萬元。有人說，中
國房地產業的興旺，直接推動了中國乃至國外旅
遊業的蓬勃發展，此話不無道理。
直追香港、東京的北京房價，演繹了多少悲歡
離合的故事，改變了多少人的命運？圓了人們發
財夢之外，房地產業的過度發展，除讓北京患上
大城市病之外，也改變了傳統樸素的家族關係。
在金錢至上、感官享受至上的時代，人更加孤
獨。

搶房大戰
百
家
廊

晨
風

我
的
好
幾
個
朋
友
都
是
專
業
的

即
時
傳
譯
員
，
他
們
的
工
作
能
力

常
常
令
我
費
解
。
長
長
的
會
議
，

輪
流
做
一
兩
個
小
時
，
但
分
秒
必

爭
。
我
在
同
一
場
合
，
有
機
會
的

時
候
也
會
聽
聽
他
們
做
得
怎
樣
，
真
的

是﹁
佩
服﹂
兩
個
大
字
。

這
幾
位
朋
友
近
期
都
異
口
同
聲
說
年

紀
大
了
，
抵
受
工
作
壓
力
的
能
力
大
不

如
前
，
可
能
很
快
便
要
退
休
。

長
江
後
浪
推
前
浪
的
情
況
，
我
在
最

近
遇
上
了
說
明
。
其
實
不
是
年
齡
問

題
，
而
是
年
輕
的
即
時
傳
譯
員
努
力
不

懈
，
尤
其
在
中
國
內
地
。
這
陣
子
在
景

德
鎮
、
濟
南
、
杭
州
、
北
京
四
地
出
席

國
際
學
術
會
議
，
都
有
一
群
即
時
傳
譯
員
幫
忙
工

作
。
他
們
有
些
還
是
學
生
，
工
錢
多
少
都
不
比
累

積
經
驗
來
得
重
要
。
我
在
耳
筒
聽
來
的
不
只
是
清

脆
的
聲
音
，
還
有﹁
無
縫﹂
和
緊
湊
的
傳
譯
，
中

英
雙
語
交
迭
進
行
。
傳
譯
水
平
之
高
，
不
只
在
準

確
無
誤
，
還
在
措
辭
使
用
之
雅
致
，
情
況
就
像
聽

一
個
人
在
演
說
，
振
振
有
辭
，
自
信
且
專
業
。

從
前
唸
翻
譯
必
要
明
白
信
、
達
、
雅
三
項
原

則
，
但
又
知
道
要
同
時
做
到
極
不
容
易
。
這
回
在

杭
州
便
有
極
妙
的
經
驗
。
杭
州
的
會
議
是
圓
桌
會

議
，
與
會
的
國
際
學
者
只
有
十
個
人
，
而
即
時
傳

譯
員
亦
只
有
一
位
。
這
位
年
輕
姑
娘
是
上
海
復
旦

大
學
的
學
生
，
中
、
英
文
非
常
了
得
。
她
安
靜
和

專
注
地
進
行
她
的
傳
譯
工
作
，
不
用
任
何
機
器
或

輔
助
設
備
，
就
只
在
面
前
放
了
紙
張
和
筆
。
會
議

開
始
了
，
她
做
着
速
記
，
然
後
一
段
一
段
準
確
地

翻
譯
。
荷
蘭
學
者
說
話
複
雜
艱
澀
，
術
語
亦
多
，

姑
娘
不
但
作
出
準
確
扼
要
的
傳
譯
，
還
把
我
們
雜

亂
無
章
的
對
話
潤
色
了
一
番
。
我
們
聽
了
她
的
傳

譯
和﹁
詮
釋﹂
，
忽
然
也
自
我
感
覺
良
好
，
覺
得

自
己
的
說
話
是
一
篇
結
構
嚴
謹
，
且
言
之
有
物
的

論
文
。

她
是
哪
裡
來
的
慧
黠
呢
？
她
原
非
哲
學
人
卻
像

哲
學
家
，
不
是
理
工
科
又
像
科
學
家
，
從
沒
有
出

國
但
說
英
語
又
沒
有
口
音
。
太
好
了
，
也
太
神
奇

了
。 神來傳譯 翠袖

乾坤
文潔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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